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蚯蚓，俗 称 曲 蟮 ，环 节
动物，体 小 而 软 ，似 无 可

取。人 以 告 我，寸 入 药 ，用
糖浸，倾 刻 全 化 为 水 ，真 是
“ 不堪一 泡”。

然则 它 是 益 虫 ，靠 蠕 动
可疏松土 壤，粪 便 又 可 肥
田。别 以 为 它 不 起 眼，苟 子
早就 赞 颂 “娥 （同 蚓 ）无 爪
牙之利 ，筋 骨 之 强 ，上 食 埃
土，下 饮 黄 泉。”能 有 如 此
作为 ，凭 什 么 ？荀 卿 说 盖 源
于“用 心 也”。仔 细 思
量，话 颇 在 理 ，不 在 物 的
小、软，弱 ；而 在 它 的 、
专、一。锲 而 不 舍 ，金 石 可 镂 ；一
曝十 寒 ，百 无 所 成 。由 此 不 禁 令 人
想到 ，在 四 化 中 作 贡 献，不 怕 你 如
何是 普 通 一 员 ，单 位 如 何 小 ，只 怕
没有 这 种 蚯 蚓 风 格 。

有例 ，聊 城 起 重 机 厂 ，人 不 足
三百 ，欠 债、积 压 各 四 十 万 元 ，真 有
点奄 奄 乎 危 哉 之 势 。这 时 厂 内 三 个

蚯蚓 般 的 “傻 小 子”，发 大
志愿 ，锐 意 进 取 ，勇 革 弊
端，几 经 奋 战 ，颇 有 建 树 。就
因为 他 们 对 四 化 “用 心 一”
而顽 强 不 屈 ，不 但 使厂 有 起
色，产 品 质 量 大 好 ，竟 然 打
入国 际 市 场 ，蜚 声 海 外 ，广 交
会上 一 次 定 货 三 千 台 ，洋 人
登门 ，电 报订 货 ，同 行 刮 目 。

一个 濒 临 倒 闭 的 集 体 小
厂，在 几 个 蚯蚓 般 的 小 青 年
的发 奋 之下 ，居 然 能 夺取如
此成 果，那 么 条 件 好 一 点 、
人多 一 点 的 厂 不 是 有 理 由 搞
得更 好 些 么 ？有 为 者 ，亦 若

是。问 题 在 于 要 有 那 种 如 同 蚯蚯般
扎扎 实 实 地 立 “冥 冥 之 志 ”、做
“ 惛惛之 事”，坚 持 下 去，自 然 就 可
有“昭 昭 之 明”和 “赫 赫 之功”。
当然 ，人 总 不 是 蚯蚓 ，但 是依 仗 社
会主 义 制 度 和 三 中 全 会 提 供 的 广 阔
天地，从 蚯蚓 风 格 中 汲 取 点 什 么 ，
相信 会 取 得 成 就 的 。

夕照
（ 小 小 说 ）

渭南　史雨 泯

麻师 傅前些 日 子 中
了风，出 院 后 手脚 不灵
便，退休 手续 已 经 办
好，就要 回 乡 下去 了 。
他最后一次 踏 进饭店 操
作间 ，竟和五十年前，拽 着父亲 的 衣角儿，第一
次走 进玉顺面 馆 当 学徒时一样：真想哭。

“麻师 傅 ，您坐。”他 的得意 门 徒小黄搬来把
椅子。麻师 傅 的 心揪 了一下：他是外人 了 。

大汤锅 咕嘟 嘟 翻 开 了 花 。小 黄扶 麻 师 傅 坐
下，转 身 端 起 装 着 十斤面 条 的大簸箕，站在锅 台
三尺开外的 地方，双手一扬 ，身 子前 倾，左腿后
蹬。整 把 整 把 的 面 条 儿，着 了魔 似地飞起、散
开、旋转、团成 圆 形 ，象片白 云，飘飘洒洒 落 进
汤锅 ，恰 好罩定 锅 面 ，热 汤要溅 也 溅 不起来 。全
部动 作和 谐、优美，简直 是芭蕾舞 ！

“ 好！”操 作 间 响 起 了 掌声 。
麻师傅忧 愁 的 眼中 闪 起了小火 苗 。小黄 快 步

走到扯面 案前，抓起个面片儿，三闪 两 闪 ，向 空
一扔，扯得五尺多 长的面 条，一根直线似地腾 跃
而起，继而 折 头 向 下，扎 进 锅 里。又是片叫
好。小黄面起红晕，左闪 一 条，右闪 一 条 ，前 闪
一条，后 闪 一 条。嗖 嗖 嗖，汤 锅 上 空，面 条飞
舞：有直线 、有 曲 线 ，上下摇 摆、左右扭动 ，宛
若流风 回 雪；刷刷刷 一根根窜入汤 锅，好 似群 龙
归海 。

前厅 的老服务员 看呆 了 ，禁 不住扯着 长脖 子

叫道：“麻 子 扯 面 六
碗——”

“ 来——了 ”麻师
傅象 被 勾 去 魂似地应 了
一声，正要 站起，却 被

小黄 按住 。小黄 一笑，抓起笊篱 筷 子 ，在 锅 里三
搅两 划，一转 一抡，打齐 六碗 扯面 ，端 上 调 料
台，亲 手浇好臊子。然 后提起 调 油 的 匙儿 ，碗 和
匙成相 反方 向 各转一周 ，明 油 便成 一 根 祖 细 均
匀的线 条，贴 碗边绕 了一圈 。他 双手 端 、胳膊
架，捧着六碗 面飘 出 了 操作间 。麻师 傅从取 饭
窗口 向外看 去 ，小黄左 摇 右 摆 ，避桌 橙、穿人
群、手不颤 、汤 不 洒 ，象鱼儿游 ，似鸟儿飞 。

“ 六 碗 麻 子 扯
面——”他一声
吆喝 ，大厅 里一
片掌声。

是的 ，麻 子
扯面 ，麻 子 扯
面，麻子扯面 永
远留 下 了 。一抹
夕照 ，透窗 映在
麻师 傅身上。师
傅的 白 发 、皱
纹、双眼，都泛
着橘 红 色 的 霞
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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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走 了 ……（散 文 ）
延安　浏 阳 河

他走 了 ，悄 没声息
地走 了 。他生前开过的
那些机床还 在 急 速 运
转，他的儿女们 还在各
自的 生产 岗 位上操劳。只有老 伴 守在 他 的 病 榻
前，眼看着他静静地睡 去 。

他没有 留下遗 嘱 ，也没有 留下遗产。每 个月
七十多元 的退休金，城里人生活标准高，他 和老
伴两 口 于花消 外，孙儿 孙女还隔三过 五 地 来 吃

“孝敬”饭 ，他 怎个能有积蓄 。
弥留 之 际，他是那 样平 静，那 样泰然 ，就 象

春蚕吐完 了 最 后 一 口 丝 终 于 把 自 己 包起来一样放

心……

本来 嘛 ，一 个活到
高寿 的 普 普通通 的老工
人的死，是 不会 引起任

何反 响 的。多少伟人 离开 了人 世 ，地球还不是照
样转 动！但是，就要 把他 送到火葬场 前，汉川 机
械厂却 出现了 异样的繁忙与 波 动。正在开党委 会
的全体委员 们，中止 了半小 时的 会 议赶来他的
遗体告别 ；还在童工 时就 在一块厮 混 的 老 伙 伴
们；解放后他 教 出 的一代 又一代大徒 弟 小 徒 弟
们；甚至连根本 不认 识 他 ，才 进广 的 青工们，也
暂时放下手里的活 计跑来 诀别 。这是 一个 庄严
肃穆的 时刻，四五百名 工人 、干部 、技术人 员 ，站
满了 家属 楼 前那片小小的 空 地。哀 乐声中，白 头
发与 黑 头 发的，留分 头与扎小 辫的，穿工 作服与
着喇叭裤 的 ，戴眼镜 与 系 围 裙 的 ，一个 个 垂 着
头，屏声静 气地向 他三 鞠 躬。啊 啊，这是 团 结 一
致的标志，这 是 集 体 的力 量显示 呵。他的老伴 ，
眼角 湿 润 了 。他的儿 女，陡然 间看清 了 爸 爸 的 份
量，感到 祖 国压 在 自 己肩上 的担 子是 那 样重 。

第二天，汉川 机械厂 又 恢 复 了 宁 静。不过 ，
追悼 会后，全厂 职工 不但 牢牢 地 记 住 了 一个故 去
老工人的名 字 ，还开始 重 新认识人 生 的 意 义 ，
重新认识 了 为 人 民 服 务的 价值 。

我是 汽 笛 省建 运输公 司　吴 宏

在艰难 的跋 涉 之 后，
我是 胜利者 高 昂 的 凯 旋 曲 。
在崎 岖和 颠簸 的 喘 息 中 ，
我是 鼓劲 和呐喊的力 。
一首旋 转 中 的 歌
——我 是车 笛 ！

背负 着 开拓者 的 希冀 ，
去鼓 满 车 轮的 双 翼 。
送给期 待者 以 安慰 ，
把信念 鸣 响 在天 际 。
一支 进军 中 的 号
——我是车 笛 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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铆钉
田旗

连接铁 轨
和枕木的一只 铆 钉 埋怨
起自 己的 工作来 ：经 常
受风吹 雨 打，太 辛 苦
了：总呆 在一个地 方 ，
太单 调 了 ；车 辆 老 在 头
预飞驰，太 吵 闹 了 。我
应该 离 开 这儿，另 找 一
个理 想的 工作 干 干。”

于是 ，这只铆 钉 猛

地一蹦 ，蹦 下 了 路 基 。
它希 望 碰 上 一个 独 具 慧
眼的人，帮 它 实现 自 己
的愿 望 。

正巧，过 来 了 一个
放牛 的孩 子 ，牛蹄 子一
抬，就 听 “咕 咚”一
声，它被 踢进了 铁路旁
边的一条水沟 里。

“ 救 命 啊！救 命
啊！”这只 铆钉拚 命地
喊，可是喊 了 半天，没
有一个人理睬 。

过了不 知 多 少 时
间，一个渔 民到水沟 里
捉鱼 ，一脚 踩到 了 它 ，
这才顺手把它 捞起扔到
了岸 上 。

“啊！外边 的 空 气
多么 好哇 ！闷 在水 里 真
难受 ！看来还是做原来
的工作好。”这只 铆钉
边说 边 蹦 回到 路基上 。

万没想到 ，一只 新
铆钉 已经代替 了 它 。

它难 过 地 低 下 头
来，发现 自 己 已经 变得
锈迹斑斑、面 目 全 非
了。

工人作家

“ 丹 麦 的 高 尔 基 ”

杨永 明

尼克索（1869—19
54），丹麦著名 的无产
阶级 作家，列 宁称 他为

“斯堪 的 纳维亚的高尔 基”。
他出 生于工人家庭，八岁 随父

到农村，放过牛、当 过 雇 工、皮
匠、泥水匠 、教员 。一九三四 年加
入丹麦共产 党，当 选 过丹共 中央委
员。他非 常好学，中 学毕业后开始
文学创 作，一生写 了 上 十 部有影 响
的作品 。早 期 作品 都是描写劳 动 题
材，反 映社会 生活 的；中期著 作以
描写人 民斗 争 生活，控诉 资本主义
罪恶为 主 ；晚 期 写 了 两 本反 映苏联。
人民 生活的 书 ，及一部描 写 第二次
世界 大战前 后丹麦社会 生活，揭露
帝国主义 丑恶嘴脸 和谴 责 机会 主义

的长篇 小说 。
他的 代 表作是 《征 服 者 贝 莱 》，

分《童年 》、《学徒 生活 》、《伟大
的斗 争 》、《黎 明 》四 卷 。这 部 巨著
以工人运 动为 背 景，通 过 对主人公贝
莱由 革 命到 向 右 转 变，以 至成 为 机
会主义者 的描写，对 另 一重要 人物 马
尔登 坚 持革 命、坚持革命 群众运 动 的
叙述 ，真实 地反 映 了 丹 麦 工人运 动
初期 的 斗 争 情 况 。它 是
北欧 文 学中最早 反 映工
人斗 争 的作品 之 一 。作
者因 此 受 到 列 宁 的 赞
扬。

诗海采 珠

读书 破 万卷　下 笔 如 有 神

出于
杜甫 《奉
赠韦左丞

丈二 十二韵 》。这 两句
诗的 意思是：只有博闻
强记 ，弄通万卷 诗 书 ，
下得笔来，方能纵横 自

如，若有 神助 。它 一 语
便道出了 写 作 的 三昧 。
诗中 以一“破”字提 纲
挈领，引 出 了 无 限 风
光。“破 万 卷”的 含
义，既 包 括数 量 上的 逾
万，又 包括理解上的透

颖，还 有手 不 释 卷 ，如
孔夫 子 “韦 编三绝 ”之
意。这 样，胸 罗 万 卷 ，
左右逢源 ，才能 笔无点
尘。这 两 句 诗，归 真 返
朴，语 虽无华 而涵 蕴 极
富，确 是经过锤 炼 了 的
语言 的 精华 。

（ 杨 珅 ）

影评

影片 《少林 弟 子 》的 疏 忽
安新 明

《 少 林弟子》在 演 出中 ，
常常 引起观众 的哄 堂大笑，演
员的 演技 固然无可非议，主要
是因 为 场景 的 处理过 于粗糙 。
例如：野外武 打镜头中 ，几次

出现 了 高耸的 水塔，水泥 电杆和凌空 飞 架 的
高压线 ，与那 个时 代 很不 相 符 。又 例如，拚
搏结 束后 出 现 了 一个龙 门 石 窟 的全 景镜头 ，
画面 中 竟立着一 块雪 白 的 导 游木 牌 ，使人啼
笑皆 非 ！大火 燃 着 了 茅 草房，屋 里人全醒来
了，却 无法 出 门 ，除了由屋 顶 窜 出 来 的 以
外，其 余 全 被 烧 死 。试 想 ，出来的 为什么不
去开 门 ，屋 内 练 就 金 钢 捣 堕之 功的 “少 林 弟
子”竟然 奈 何 不 了小小的草房之 门 ？

由于 编 导 者在这 些 “小”地方的 疏 忽 ，
使这部影片大 逊 其 色 。

小讽刺

一个管道 修理工对打电话 喊 他
来的 家庭 主妇说：“真 对不 起 ，我
来晚 了，这 儿 小 时 不 知 你们是 怎 么
熬过来 的？”

“ 还 不 错，在 等 你 来 的这阵 儿，我教会 了 孩
子们游 泳。”家庭 主妇说。　张宏赋译


